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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軾
是
豪
放
詞
的
代
表
人
物
，
但
也
有
深
婉
纏
綿
之
作
，
如
他
悼
念
亡
妻
王

弗
的
《
江
城
子
》
：
﹁十
年
生
死
兩
茫
茫
。
不
思
量
，
自
難
忘
。
千
里
孤
墳
，
無

處
話
淒
涼
。
縱
使
相
逢
應
不
識
，
塵
滿
面
，
鬢
如
霜
。
夜
來
幽
夢
忽
還
鄉
。
小
軒

窗
，
正
梳
妝
。
相
顧
無
言
，
惟
有
淚
千
行
。
料
得
年
年
腸
斷
處
，
明
月
夜
，
短
松

岡
。
﹂
此
詞
悲
切
真
蘊
，
堪
稱
千
古
悼
亡
詞
之
魁
。
但
詞
境
過
於
淒
涼
，
常
令
人

不
忍
卒
讀
。
如
果
我
們
了
解
那
十
年
間
蘇
軾
的
官
職
經
多
次
調
動
，
因
而
不
得
不

四
方
奔
走
，
過

飽
經
風
雨
的
生
活
，
庶
幾
可
以
理
解
他
的
境
由
心
生
。

同
為
悼
亡
之
作
，
梁
實
秋
的
散
文
《
槐
園
夢
憶

—
悼
念
故
妻
程
季
淑
女
士

》
則
暖
意
盈
盈
。
梁
氏
在
我
國
近
代
文
學
史
上
是
可
佔
一
席
之
地
的
，
他
的
成
就

之
一
就
是
以
一
己
之
力
翻
譯
了
莎
士
比
亞
全
集
，
翻
譯
工
作
經
歷
了
三
十
多
年
，

其
間
的
坎
坷
跌
宕
一
言
難
盡
。
一
九
六
七
年
該
書
出
版
時
，
友
人
謝

冰
瑩
在
慶
祝
會
上
致
辭
：
﹁莎
氏
全
集
的
翻
譯
之
完
成
，
應
該
一
半

歸
功
於
梁
夫
人
！
﹂
這
不
是
溢
美
之
詞
，
梁
實
秋
在
其
散
文
中
有
如

此
記
載
：
﹁我
沒
有
忘
記
翻
譯
莎
氏
戲
劇
，
我
伏
在
案
頭
輒
不
知
時

刻
，
季
淑
不
時
的
喊
我
：
﹃起
來
！
起
來
！
陪
我
到
院
裡
走
走
。
﹄

她
是
要
我
休
息
，
於
是
相
偕
出
門
賞
玩
她
手
栽
的
一
草
一
木
。
我
翻

譯
莎
氏
，
沒
有
什
麼
報
酬
可
言
，
窮
年
累
月
，

兀
兀
不
休
，
其
間
也
很
少
得
到
鼓
勵
，
漫
漫
長

途
中
陪
伴
我
體
貼
我
的
只
有
季
淑
一
人
。
﹂

日
前
，
﹁鐵
娘
子
﹂
戴
卓
爾
夫
人
去
世
。

十
年
前
她
的
丈
夫
丹
尼
斯
先
她
而
去
。
幾
十
年

中
，
她
參
加
了
不
計
其
數
的
競
選
和
論
戰
，
每

一
回
無
論
勝
與
敗
，
都
有
一
個
全
天
候
的
支
持

者
，
那
就
是
丹
尼
斯
。
沒
有
丹
尼
斯
的
陪
伴
，

她
不
可
能
做
十
一
年
的
首
相
。
曾
經
，
丹
尼
斯

驕
傲
地
對
她
說
：
﹁我
和
一
個
了
不
起
的
女
人
度
過
了
幾
十
年
的
美

好
時
光
，
我
所
能
做
的
一
切
就
是
愛
和
忠
誠
…
…
﹂

筆
者
曾
讀
到
記
者
採
訪
我
國
第
一
位
女
太
空
人
劉
洋
的
報
道
。

劉
洋
陽
光
聰
穎
，
記
者
記
錄
她
講
的
幾
句
話
便
令
人
驚
嘆

—
﹁夢

想
有
多
遠
，
探
索
的
足
跡
就
會
有
多
遠
。
當
一
個
夢
想
變
為
現
實
，

新
的
夢
想
又
將
開
始
。
﹂
﹁到
了
太
空
，
人
的
情
感
會
被
強
烈
地
縮
放

—
親
情

、
友
情
、
家
國
情
，
會
被
無
限
地
放
大
；
名
利
、
得
失
、
恩
怨
，
會
被
無
限
地
縮

小
。
﹂
﹁我
不
是
﹃嫦
娥
﹄
，
我
是
﹃常
我
﹄

—
平
常
的
我
。
﹂
正
當
我
們
陶

醉
於
劉
洋
睿
智
的
思
辨
之
中
時
，
還
聽
到
一
句
溫
馨
可
人
的
話
。
劉
洋
說
，
她
﹁

喜
歡
孩
子
，
也
熱
愛
生
活
，
相
夫
教
子
也
是
一
種
幸
福
。
﹂
早
先
，
便
得
知
劉
洋

和
他
的
夫
君
是
因
都
愛
好
文
學
而
相
識
、
相
知
、
相
戀
。
真
該
祝
賀
那
一
位
年
輕

人
，
他
從
茫
茫
人
海
中
覓
得
了
彌
足
珍
貴
的
伴
侶
。

常
言
道
，
願
天
下
有
情
人
終
成
眷
屬
。
更
富
有
實
際
意
義
的
是
，
願
天
下
眷

屬
都
是
有
情
人
。
天
作
地
合
的
萬
千
生
靈
，
在
牽
手
與
共
的
歲
月
裡
，
無
論
是
驚

濤
駭
浪
，
或
者
庸
常
無
奇
，
都
能
和
真
善
美
相
伴
，
這
才
是
值
得
過
的
人
生
。

台灣詩人張香華溫
文爾雅，即令談文論道
，也是輕聲慢語；舉手
投足風度卓然，頗得江
南女子矜持婉約之風。
殊不知她也是個外柔內
剛的女性。當年她與蹲

了九年餘大牢、出獄後借汽車殼棲身的政治犯
柏楊相戀時，台灣當局無中生有找茬橫刀攔路
。張香華眉不皺心不跳，毅然與長她二十歲的
「老、醜、窮」俱全的柏楊牽手步上紅地毯，

教世人刮目。她的心志鐫刻在《單程票》的詩
行中： 「到碧天的高處，到黃泉的幽冥，請不
要遺漏我」，同時還為來生預定了 「單程票」
。那氣魄不讓鬚眉。

揮手間，三十年光陰從指縫間流逝，柏楊
已化雲鶴，張香華也白雪盈首，不變的是仍保
有一顆詩人的心。

憤怒出詩的人。不久前，台灣友人告訴我
，老外婆張香華成了 「文壇刀客」。我愕然，
問劍指何人？友人笑曰：太歲頭上動土！

陳文郁是台灣農學家，農友種苗公司創始
人，他被譽為 「西瓜大王」，以培育新品種果
蔬名揚海內外。他培育的無籽西瓜、聖女小番
茄和新世紀哈密瓜等七百餘品種傳播世界；全
球有四分之一的西瓜種籽來自 「農友」。陳文
郁的科研成果嘉惠台灣，造福全球。事業成功
後，他創辦 「農友社會發展基金會」，不僅濟
助台灣農民、貧困學生，還到緬甸設立公益醫
院，免費為異國窮苦大眾服務……二○一二年
歲末，陳文郁享米壽後溘然辭世。台灣眾多社
團向陳文郁致哀告別，印度、緬甸、泰國、越
南、馬來西亞及日本等國人士前往弔唁；而台
灣只有一個 「農委會主任」， 「總統府」僅送

輓聯，未派員致祭。對當局此舉，張香華拍案而起，對報界發
表談話，指責馬英九無知，對 「國寶」根本沒有認識，淡視知
識分子，慨然直言： 「馬 『總統』及其幕僚太冷淡無知和失禮
了！」此言一出，報紙以《西瓜大王告別式，馬未致祭，柏楊
遺孀批太冷淡》為題顯赫報端，社會輿論大嘩。 「總統府」被
迫回應表示： 「陳文郁先生辭世是我 『國』農業界的損失，但
府內官員當日因有要公未能到場」云云，平復民議。

我從友人處獲悉此事後，向張香華求證，她未予否認。她
只對我說，她與馬英九沒有過節，柏楊生病住院期間，馬英九
還去探視慰問，後來還頒了褒揚狀。她又坦言，她與陳文郁先
生是詩友，私交不錯。陳先生不但能詩還擅漫畫，有豐子愷之
風，有一種糅和了泥土、陽光和水氣的清新自然。張香華說無
論從哪個角度，陳先生都應受到馬英九的尊重。她是不平則鳴
的。

日前，張香華快遞一套剛出版的《阿英漫畫》（陳文郁筆
名）送我。序言是張香華作的。我忙發電郵鳴謝。沒想到，她
隨覆信發來台灣報紙一則消息。標題是《西瓜大王辭世二個
月 馬頒褒揚令》，副題為 「遲來的褒揚」。文云 「農委會主
任」代表 「總統」馬英九，南下高雄農友種苗公司致送褒揚令
給去年十二月辭世的 「西瓜大王」陳文郁……文末重述因果，
云： 「名作家柏楊遺孀張香華直言批評 『總統』馬英九 『冷漠
』， 『農委會主任』並對遲到的褒揚原因作了 『澄清』。」
……

讀罷報道我與張香華通話，我笑她哪來的膽子指名道姓批
評 「馬總統」？香華一本正經地說： 「民主無罪呀」，繼而又
補了一句 「我也相信馬英九有雅量，知錯即改」。

好一個文壇刀客張香華，竟敢拔劍問青天！

從阿爾卑斯山的鐵力士
雪峰下來，到達琉森市已經
傍晚，導遊安排我們住在琉
森湖畔的星級酒店。晚飯時
進入餐廳，許多瑞士客人正
在餐廳飲咖啡，喝啤酒，聊
天閒談。見我們這個三十多

人的旅行團進來，立即彬彬有禮地讓出大圓枱，笑
容可掬地退到湖邊涼台，另找空位。隨舞曲響起
，他們翩躚起舞。這批都是退休的老年人，生活在
這個和平的國度裡，多麼幸福啊！

琉森市原名盧塞恩市，二○○八年瑞士政府將
盧塞恩的官方中文譯名改為琉森。該市位於瑞士風
光最優美的中部地區，是一個被連綿雪山和蔚藍湖
泊環抱的中世紀古城。 「琉森」拉丁文意為 「光」
，即光城。據文獻記載，西元八四○年琉森被稱作
「盧西亞麗亞」，名字來源自一個關於光的傳說。

據說天使以一束光，指引第一批居住在此的人們建
造禮拜堂的位置。那時它只是一個小漁村。西元八
世紀建城後，意大利商人越過阿爾卑斯山，來此經
商，遂形成城鎮。一二九一年瑞士聯盟就是在此成
立，從此，走上繁榮之路，是瑞士的發祥地。

第二天早晨，天剛矇矇亮，窗外射進了一束亮
光，我得趕緊抓拍日出。走出涼台，眼前是一個碧
波如鏡的琉森湖，空氣清新，纖塵不染，負離子甜
滋滋地滲入肺腑。此時，天邊漸漸地亮起來，青淡
的天空抹上了一層粉紅色，湖面和天空紅成一片，
朝霞托一輪紅日，從遙遠的山脊上冉冉升起，散
射出萬道光芒。靜謐的湖面波光粼粼，好似 「大珠
小珠落玉盆」，美麗的景象，都歸功於清靜無瑕的
良好環境。

導遊介紹說，琉森湖地處陡峭的石灰岩山地中
間，面積一百一十四平方公里，長約三十九公里，
最深處二百一十四公尺。羅伊斯河穿湖而過，使湖

水不斷地更新，添加活力。琉森湖不僅有風景如畫
的自然景觀，又有深厚的文化積澱，自古以來一直
是人們鍾愛的觀光療養聖地。一天之中，這裡幾乎
可以滿足旅行者對歐洲的一切夢想：雪山下的天鵝
湖、典雅的中世紀建築、藏品豐富的博物館、時尚
的舖、名貴的鐘表店，馳名的巧克力，浪漫的街
巷……任君所好。

我們來到琉森火車站，沿大街一直向北，秀
美的琉森湖就出現在路的右側，在湖水與羅伊斯河
的河口連接處，一座帶屋頂的木製長橋凌空蜿蜒於
河面之上，這就是聞名遐邇的卡佩爾廊橋。這座經
歷了將近七個世紀風雨的木製長橋是歐洲最古老的
木結構橋樑，現在已成為琉森的標誌和瑞士聯邦的
標誌之一。木橋長二百米，外側種有色彩艷麗的矮
牽牛花，人們稱它 「花橋」。遠遠望去，卡佩爾廊
橋如同一條紅色飄帶飛掛在清澈見底的羅伊斯河河
面上，與橋下悠然戲水的白色天鵝、黑色野鴨，橋
頂站立的湖鷗、雀鳥互相輝映，構成一幅分外動人
的大自然生態影象，是城市中心生態文明的見證。

我們穿行在廊橋上，發現每隔數米遠，木質橫
楣上都懸掛油畫，如同我國北京頤和園長廊一樣
，栩栩如生地描繪琉森和瑞士久遠的歷史故事。
廊橋附近還有一個八角型的水塔，高三十四米多，
它曾經是作戰時安放戰利品及珠寶之處，雖然現在
看上去與周邊的景致突顯笨拙，但它卻是琉森最著
名的標誌性建築。

觀看琉森湖的風光，最好是站在廊橋上眺望，
湖水是藍色的，它藍得純淨，藍得悠遠，如同一塊
晶瑩透亮的藍寶石，完美無瑕地映襯遠處的無垠
雪山。而美麗的白天鵝，是這個藍色世界中最驕傲
、最逍遙的主角，任由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在湖畔
來來往往，天鵝們只是旁若無人，我行我素地過
自己的悠哉日子。我到過青海湖和新疆巴音布魯克
天鵝湖，只有眺望一群群的天鵝，不能親近這些驚
弓之鳥。

你看，牠們一個個姿態優雅，從容地遊蕩在湖
面。有的張開鮮紅的嘴銜起一根水草；有的翹起一
隻腳在湖面跳起了輕盈的芭蕾；有的撐開翅膀展示
婀娜的身姿；有的將長長的脖頸彎成優美的形狀伏
在背上，在湖面漂浮沉睡；有的抬起多情的雙眼，
偷偷地尋覓意中伴侶；有的成雙成對，時而嬉戲打
鬧，時而用嘴啄彼此雪白的羽毛……

在護堤岸邊，來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穿梭如鯽
。他們走得疲勞了，在堤岸歇息。而這些天鵝、湖
鷗、野鴨、雀鳥也一齊聚來，乞得遊人一些麵包、
花生、玉米充飢。吃飽了，就在遊人腳下睡覺，不
怕你把牠抓回家宰製成燒鵝，或燉成蟲草煲野鴨。
可能牠們的老祖宗從來沒有怕人的概念，這是人類
與動物和諧共處，良好生態文明的體現。

有幸相伴 易湘壬

﹁文
壇
刀
客
﹂張
香
華

張
昌
華

琉森湖畔生態文明
陳培棟

域域外外
漫筆漫筆

燈燈
下下集集

如如是是
我見我見

人人
與與事事

醉醉書書
亭亭

自自
由由談談

飲飲食食
男女男女

徐
仲
年
只
寫
過
《
雙
尾
蠍
》
（
上
海
獨
立
出
版
社
，
一

九
四
六
）
和
《
彼
美
人
兮
》
（
上
海
正
風
出
版
社
，
一
九
四

六
）
兩
個
都
是
約
十
五
萬
字
的
長
篇
小
說
。
前
者
是
以
抗
戰

為
背
景
的
復
仇
故
事
，
場
景
從
法
國
的
里
昂
寫
到
戰
時
的
國

內
，
比
較
鬆
散
；
吸
取
經
驗
後
，
《
彼
美
人
兮
》
在
結
構
上

他
寫
得
更
緊
湊
、
更
用
心
。

小
說
內
容
寫
法
國
少
女
露
綺
斯
和
留
學
里
昂
的
中
國
學

生
宗
書
城
共
墮
愛
河
，
他
們
結
成
夫
婦
後
，
露
綺
斯
隨
學
成
的
夫
婿
回
國
，
定
居

家
鄉
嘉
定
。
宗
書
城
赴
南
通
管
理
紡
織
廠
，
露
綺
斯
則
在
上
海
法
國
人
圈
子
內
活

動
頻
繁
，
最
後
為
無
恥
的
外
國
人
羅
昂
斯
乘
虛
而
入
，
兩
口
子
最
後
離
婚
收
場
，

伊
人
獨
自
乘
船
回
法
國
去
。
在
《
彼
美
人
兮
》
一
書
中
，
徐
仲
年
用
了
大
量
精
力

，
寫
法
國
的
旅
遊
點
，
社
會
風
俗
，
又
把
中
法
文
學
的
詩
篇
互
譯
以
作
交
流
。
回

國
時
，
途
經
地
中
海
、
南
洋
各
地
，
對
當
地
的
風
俗
文
化
、
社
會
背
景
也
有
詳
細

的
述
說
，
使
她
的
愛
情
故
事
更
添
枝
葉
，
增
添
不
少
吸
引
力
。
徐
仲
年
寫
露
綺
斯

的
這
個
戀
愛
故
事
時
，
原
名
本
來
叫
《
西
方
之
美
人
》
的
，
據
說
是
他
四
十
歲
紀

念
最
滿
意
的
作
品
。
書
成
後
請
老
友
徐
悲
鴻
題
字
（
徐
悲
鴻
的
題
箋
在
扉
頁
，
封

面
未
見
）
，
他
覺
得
這
個
書
名
太
簡
單
了
，
苦
思
後
改
為
《
彼
美
人
兮
》
，
這
個

﹁兮
﹂
字
充
滿
憐
惜
之
意
，
對
露
綺
斯
的
遭
遇
寄
以
無
限
同
情
！

長
篇
《
彼
美
人
兮
》
許
定
銘

《彼美人兮》徐仲年著

一九二二年，美國青
年亨利．魯斯隻身前往芝
加哥，在東十七街一四一
號一座廢棄了的兩層樓上
，租下一間房子做為辦公
室，開始創辦《時代》周
刊。

當時，正值美國報業進入低谷期，許多歷史
悠久的大報都難以為繼，《時代》周刊這樣的新
生兒更是舉步維艱。但困難並沒有嚇退魯斯，他
用父親的一塊土地作擔保，從銀行貸款一千美元
，印刷了四萬份訂單，並通過自己的努力爭取到
了三千名訂戶。但這還遠遠不夠，魯斯的心願，
是將《時代》周刊打造成世界上第一流的大眾雜
誌。

為了提高《時代》的可讀性和知名度，魯斯
決定策劃一組解放黑奴運動的文章。他大膽設想
，如果能邀請到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夫人埃莉
諾來寫這樣一篇文章，自然意義非凡。於是，魯

斯便試給總統夫人寫去了一封言辭懇切的約稿
信。

很快，總統夫人回信了，很簡短： 「對不起
，我真的太忙，沒時間寫這篇文章！」魯斯的妻
子勸丈夫，既然總統夫人這樣說，說明她不會接
受你的約稿的。但魯斯卻不這樣認為： 「不，總
統夫人只是說沒時間寫，這並不表示她不寫！」
一個月後，魯斯又給總統夫人寫了一封約稿信。
還是和上次一樣，總統夫人回信說： 「我們的時
間都很珍貴，你不必再寫信來了，我真的很忙！
」總統夫人的拒絕，並沒有讓魯斯打退堂鼓，反
而，他覺得只要不斷給總統夫人寫信，她總會有
給自己寫稿的一天。所以，每隔一個月，魯斯都
要給總統夫人寫一封熱情洋溢的約稿信。而總統
夫人的回信，內容和前面一樣，都是說連自己一
分鐘空閒的時間也沒有。

就在魯斯收到總統夫人第十五封拒絕信後，
魯斯得到了一個好消息：總統夫人將會陪同羅斯
福總統來芝加哥參加一項為期兩天的公益活動。

魯斯大喜過望，這次他沒有寫信，而是第一時間
給總統夫人發了一份電報，懇請她趁在芝加哥逗
留的時間，給《時代》周刊寫一篇文章，完成自
己的心願。

這一次，總統夫人被這個執著的年輕人感動
了，她再也沒有再拒絕。她給魯斯回了一封電報
：小伙子，我這次再也不好意思說 「不」了。

總統夫人給《時代》周刊寫稿的消息很快傳
遍全美，原來每期發行量不到五千冊的《時代》
，一下子飆升到十五萬冊。後來，在魯斯的努力
經營下，《時代》周刊不斷發展壯大，逐漸成為
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一份大眾期刊。

一心向自己目標前進的人，整個世界都給
他讓路。或許，魯斯在晚年回憶錄中所寫到的一
句話，更能總結這位傳奇人物的成功之道：我們
每一個人都乘上了同一趟駛向未來的列車，只有
那些自信並且執著的人，才有機遇握有一張人生
之旅的永遠坐票。

在
﹁中
國
│
澳
洲
文
學
論
壇
﹂
上
，
剛
剛
獲
得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的
莫
言
，
一

再
表
示
要
做
一
個
﹁冷
眼
旁
觀
﹂
的
人
。
他
非
常
懇
切
地
說
：
﹁我
喜
歡
獨
往
獨

來
，
才
能
冷
眼
旁
觀
、
才
能
洞
察
世
態
人
情
。
﹂
為
此
，
他
希
望
今
後
無
論
有
什

麼
活
動
，
最
好
都
不
要
邀
請
他
，
也
不
要
到
他
家
裡
去
。
就
這
樣
﹁大
家
各
幹
各

的
﹂
，
用
自
己
的
新
作
回
報
社
會
。

莫
言
還
說
：
﹁獲
獎
之
後
，
親
戚
朋
友
找
工
作
打
官
司
的
都
來
找
我
。
還
有

素
不
相
識
的
人
登
門
找
我
借
錢
，
想
買
房
子
治
病
。
也
有
人
希
望
我
發
言
，
藉
此

改
變
社
會
弊
端
。
如
果
我
幫
了
你
的
兒
女
，
不
就
是
擠
掉
別
人
兒
女
的
機
會
？
我

如
果
處
處
發
聲
，
處
處
擺
出
諾
獎
得
主
的
嘴
臉
，
我
自
己
也
會
害
臊
。
寫
作
也
是

發
聲
，
文
章
改
變
不
了
的
現
實
，
說
話
就
能
改
變
？
﹂

如
果
因
為
莫
言
獲
獎
，
為
中
國
人
爭
了
光
，
然
後
就
給
他
一
個
什
麼
樣
的
職

務
，
相
當
於
什
麼
樣
的
級
別
，
參
加
什
麼
樣
的
會
議
，
享
受
什
麼
樣
的
待
遇
。
接


配
備
專
車
、
司
機
、
秘
書
，
安
排
一
個
寬
敞
豪
華
的
辦
公
室
，
可
以
用
公
款
招

待
來
客
和
外
出
考
察
。
並
三
天
兩
頭
到
各
種
各
樣
的
會
議
上
講
話

、
剪
綵
、
助
威
。
那
莫
言
還
是
莫
言
嗎
？
他
說
出
來
的
話
和
寫
出

來
的
書
，
還
是
原
來
那
個
味
道
嗎
？

《
紅
樓
夢
》
第
二
回
中
有
一
首
詩
：
﹁一
局
輸
贏
料
不
真
，

香
消
茶
盡
尚
逡
巡
。
欲
知
目
下
興
衰
兆
，
須
問
旁
觀
冷
眼
人
。
﹂

﹁料
不
真
﹂
意
為
﹁猜
不
透
﹂
，
﹁逡
巡
﹂
表
示
﹁徘
徊
不
進
﹂

。
一
局
對
弈
，
難
決
高
下
。
即
便
香
消
茶
盡
，
仍
是
勝
負
難
分
。

要
想
知
道
眼
前
這
場
棋
局
的
興
衰
徵
兆
，
還
需
要
請
教
旁
邊
的
冷

眼
旁
觀
人
。

甲
戌
本
《
紅
樓
夢
》
脂
硯
齋
的
批
語
，
對
這
首
詩
給
予
了
極

高
的
評
價
。
其
中
說
：
﹁只
此
一
詩
便
妙

極
。
此
等
才
情
自
是
雪
芹
平
生
所
長
。
﹂

﹁冷
﹂
是
﹁冷
漠
﹂
、
﹁冷
淡
﹂
、
﹁冷

靜
﹂
，
﹁眼
﹂
是
﹁目
光
﹂
。
世
界
上
的

很
多
事
情
都
是
如
此
，
只
有
置
身
度
外
、

毫
不
相
干
的
時
候
，
才
會
凝
聚
出
冷
峻
和

犀
利
的
目
光
，
把
世
間
的
事
物
，
看
得
淋

漓
盡
致
、
入
木
三
分
。

我
在
雜
文
圈
裡
待
了
三
十
多
年
，

看
到
過
和
聽
到
過
很
多
寫
雜
文
的
人
。
一
開
始
，
﹁指
點
江
山
，

激
揚
文
字
，
糞
土
當
年
萬
戶
侯
﹂
。
但
後
來
或
者
陞
官
了
，
或
者

發
財
了
，
由
﹁局
外
人
﹂
變
成
了
﹁局
內
人
﹂
，
由
﹁奢
望
利
益

者
﹂
變
成
了
﹁既
得
利
益
者
﹂
，
認
識
問
題
的
角
度
和
方
法
，
立

馬
就
完
全
不
同
了
。
當
老
百
姓
的
時
候
，
總
覺
得
﹁貪
官
﹂
和
﹁

庸
官
﹂
太
多
，
而
自
己
做
了
官
之
後
，
經
常
掛
在
嘴
邊
的
一
句
話

，
就
是
﹁當
官
太
難
，
老
百
姓
的
素
質
太
低
﹂
。

寧
波
的
時
評
家
張
登
貴
一
次
給
機
關
幹
部
和
新
聞
工
作
者
講

課
時
，
有
人
遞
給
他
一
張
紙
條
：
﹁要
成
為
時
評
家
的
一
個
必
要

條
件
，
是
不
是
心
理
要
足
夠
陰
暗
？
﹂
張
登
貴
很
生
氣
，
當
即
回

應
：
﹁時
評
家
就
是
最
早
發
現
你
臉
上
有
灰
塵
，
並
想
幫
你
擦
乾
淨
的
最
親
近
的

那
個
人
。
﹂
不
知
道
那
些
認
為
時
評
家
心
理
陰
暗
的
人
，
能
不
能
接
受
這
個
答

案
。

但
有
三
個
事
實
不
容
否
定
：
第
一
，
無
論
雜
文
家
還
是
時
評
家
，
的
確
都
是

愛
挑
刺
和
找
毛
病
的
人
。
第
二
，
相
當
一
部
分
有
各
種
各
樣
毛
病
的
人
，
都
不
喜

歡
別
人
指
出
來
，
尤
其
不
願
意
你
在
媒
體
上
說
三
道
四
。
第
三
，
雜
文
家
和
時
評

家
的
結
局
，
很
多
都
不
太
樂
觀
。
如
果
不
接
受
﹁招
安
﹂
，
就
只
能
憤
憤
到
老
，

鬱
鬱
寡
歡
。
如
果
這
個
世
界
沒
有
了
挑
毛
病
的
人
，
會
是
什
麼
樣
子
？
很
簡
單
，

貪
官
會
更
貪
，
懶
官
會
更
懶
，
黑
心
會
更
黑
，
奸
商
會
更
奸
。
每
一
個
批
評
家
，

都
是
法
律
和
道
德
的
監
督
員
。
正
是
他
們
的
吶
喊
，
形
成
了
強
大
的
輿
論
力
量
。

讓
群
情
振
奮
，
令
壞
人
膽
寒
。
我
知
道
，
讓
冷
眼
旁
觀
者
去
管
理
一
個
單
位
或
者

一
個
企
業
，
未
必
就
能
管
好
。
但
他
們
的
價
值
，
就
在
於
﹁無
位
﹂
和
﹁無
欲
﹂

，
所
以
才
能
發
出
﹁不
同
的
聲
音
﹂
，
讓
越
規
者
醒
悟
，
讓
管
理
者
謹
慎
。

向
名
人
約
稿
郝
金
紅

社會􀎠冷眼旁觀􀎡人 汪金友

春汛捕撈旺季，海風吹面，陽光在海
州灣浪尖上跳躍，閃閃爍爍，很是耀眼。
這時，正是捕撈梭子蟹的大好時節。大小
漁船雲集海州灣漁場，忙碌作業，一網一
網的梭子蟹提了上來，倒在船艙裡。這些
蟹子你擠我挨，滾滾亂爬。漁工們喜上眉
梢，分揀裝箱。

這時的梭子蟹正當時，個大肉肥，蟹子都附在團臍上，鼓
鼓囊囊。有的梭子蟹的子還沒甩到海裡，就被捕了上來。帶子
的梭子蟹叫銅蟹，是搶手貨，漁船一靠岸，就被魚販子搶購一
空。

緊靠海州灣的小城，海鮮一上市，居民就買來幾隻銅蟹，
嘗個新鮮。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時令菜餚──蟹子豆腐，更是
小城一絕，倍受人們的青睞。幾個朋友到飯店小聚，除了要幾
隻煮熟的銅蟹，還要點上香椿拌蟹子豆腐這道涼菜。香椿的香
，蟹子豆腐的鮮，相得益彰，非常可口。不過，現在的蟹子豆
腐，比起我們小時候吃的蟹子豆腐，還差得遠呢。

做蟹子豆腐，是要費點事的。漁家留一些個大飽滿的銅蟹
，沖洗乾淨，從臍上刮下蟹子，揀去蟹毛雜質，用籠布包好，
掛在陰涼處，爽一爽，再用枴磨把蟹子磨成蟹子糊，把蟹子糊
放進鐵鍋裡，用文火慢慢燒，這火既不能大，也不能小，火候
要恰到好處。蟹子糊蒸熟後，凝成一塊，就成了蟹子豆腐。盛
到瓦盆裡，涼了以後，黃橙橙，亮閃閃，鮮瑩瑩，金燦燦，煞
是好看。割下一小塊，切成菱形棋子丁，可以涼拌，也可以做
湯。這質地上乘的蟹子豆腐，吃到嘴裡，齒頰生香，有一種自
然的鮮。這時，才能真正體味到，什麼叫 「海鮮」。

講究的蟹子豆腐是不能摻假的，一摻假，就失去了原有的
韻味。我的母親很會做蟹子豆腐。小時候，每年春天，母親總
要做蟹子豆腐，給我們解解饞。那時，春天吃蟹子豆腐，嘗嘗
鮮，是我們最大的期盼。幾十年過去了，一想起當時吃透鮮的
蟹子豆腐，口裡就會嚥唾沫。

蟹子豆腐 王誦詩

琉森湖風光 陳培棟攝


